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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帝了解

真情，但不急于揭示

从前，弗拉基米尔城里住着一个名叫伊万 德米特里奇

阿克萧诺夫的年轻商人。他自己有两爿店铺和一座房屋。

阿克萧诺夫是个英俊的小伙子，长着卷曲的金黄色头

发，生性诙谐，非常爱唱歌。少年时候喜欢纵酒，喝多了就

狂闹。可是婚后戒了杯中之物，只是偶尔呷上一盅。

夏季的一天，阿克萧诺夫准备到下新城的集市去。当他

跟家属告别的时候，他的妻子对他说：“伊万 德米特里奇，

可不要今天动身，我做了一个关于你的噩梦。”

阿克萧诺夫笑着说：“你怕的是我到了集市就足喝一气，

撒酒疯吧。”

他的妻子回答说：“也不知道我怕的是什么。只知道我

做了个噩梦，梦见你从城里回来了。当你摘下帽子的时候，

我看到你的头发已经斑白了。”

阿克萧诺夫笑了“。这是个好兆头，”他说“，你等着瞧

吧。我会把货物全卖掉，在集市上给你买些礼物回来。”

于是，他就辞别了家人，驾车而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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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路上他遇见一个熟识的商人，当天晚上他们在同一家

旅店下榻。他们一道喝了茶，然后各自睡在毗邻的房间里。

阿克萧诺夫不习惯于睡懒觉。他希望趁着凉爽赶路，天

还没亮就喊醒了车夫，叫他套好车。

然后他走到旅店后面的茅屋里去找店老板，结了账，继

续赶路。

光景，他停下来，好走了大约四十俄里 让车夫喂马。

他坐在旅店的甬道里歇了片刻，随后走进门厅，叫茶房给烧

上茶炊，他就取出六弦琴，弹奏起来了。

突然一阵丁丁当当的铃声，来了一辆三驾马车。一个军

官从车上一跃而下，后面跟随着两个士兵。军官走到阿克萧

诺夫跟前，问他姓字名谁，是打哪儿来的。阿克萧诺夫一一

作答，然后说“：你跟我一道喝杯茶吧？”可是军官继续盘问

他道 “你昨天晚上是在哪儿过的夜？是你一个人呢，还是

跟一个商人作伴？今天早晨看见那个商人了吗？为什么天还

没亮就离开了旅店？”

阿克萧诺夫纳闷为什么要问他这么许多问题，但他还是

一五一十地回答了，并且说了一句：“你为什么好像把我当

成小偷强盗那么来审问？我出门是自己做生意的，用不着谁

来盘问我。”

于是军官把两个士兵叫过来说：“我是本区的警官。我

所以盘问你，是因为昨天晚上跟你在一起的那个商人被割断

了喉管。我们得搜查你的行李。”

于是，他们走进旅店。士兵和警官打开阿克萧诺夫的行

李，进行搜查。警官猛地从一只口袋里拽出一把刀子，就嚷

道“：这是谁的刀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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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克萧诺夫在旁边望着。当他看见从他的口袋里抽出一

把血迹斑斑的刀子时，就不禁大吃一惊。

“刀子上怎么还沾着血？”

阿克萧诺夫试图回答，但是喉咙里哽住了，只是结结巴

⋯不是巴地说道：“我⋯⋯不知道⋯⋯刀子 我的。”

警官说道：“今天早晨有人发现商人死在床上，喉咙被

割断了。这档子事唯独你干得了。房子从里面上了锁，没有

旁人在场。这把沾满了血的刀子是从你的口袋里搜出来的，

你的神情和态度都暴露了真相。告诉我，你是怎样下的毒

手，你偷了多少钱？”

阿克萧诺夫赌咒发誓说，这不是他干的。自从他们一道

喝过茶，他再也没见到这个商人。他身上只有他自己带的八

千卢布，刀子不是他的。但是他声音嘎哑，脸色苍白，浑身

发颤，简直像是真正犯了罪似的。

警官命令士兵们把阿克萧诺夫捆起来，押上车去。当他

们把他的两条腿绑在一起，把他扔进车厢里去的时候，阿克

萧诺夫画了个十字，并且哭了。他的钱和货物都被没收，他

就被送到最近的城镇，关进监狱。当局派人到弗拉基米尔去

调查他素日的品行。该城的商人和其他居民说，他是个好

人，只是一度好喝酒，虚度光阴。接着就开庭审判，他被控

杀害了梁赞城的一个商人，抢劫两万卢布。

他的妻子陷入了绝望的深渊，简直不知道怎么办才好。

她的孩子们年岁都不大，有一个还在吃奶呢。她带着三个孩

子到她丈夫坐牢的那个城镇去。起初不允许她探监，她苦苦

哀求狱长，经批准，被引去见他。当她看到丈夫穿着囚衣，

上了手铐脚镣，和那些盗贼、罪犯囚在一起时，她猝然晕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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倒，好久不曾苏醒过来。然后她把孩子拉过来，和他并排坐

着，告诉他家里的情况，并且问他发生了什么事。他把事情

的来龙去脉向她说了一遍，于是她问道：“如今咱们可怎么

办呢？”

“咱们得向沙皇请愿，我不能无辜蒙冤而死。”

他的妻子告诉他，她已向沙皇呈递了请愿书，但是上边

拒不受理。

阿克萧诺夫没有回答，神情很是沮丧。

他的妻子接着说：“我那次梦见你的头发斑白了，看来

是灵验了啊。你还记得吗？你不该那天动身。”她用手拢拢

，最他的头发，说道：“万尼亚 亲爱的，把实情告诉你自

己的老婆：是你干的吗？”

“难道连你也怀疑起我来了？”阿克萧诺夫说。他以手掩

面，痛哭流涕。这时一个士兵走过来，说他的妻子儿女该离

开了。阿克萧诺夫就这样向他的家人做了最后的诀别。

他们走后，阿克萧诺夫一一回忆着方才所谈的话。想起

连他的妻子都怀疑他，他就对自己说：“看来只有上帝才能

了解真情。我们只能向上帝祈求援助，也只能指望得到上帝

的怜悯。”

于是，阿克萧诺夫不再写请愿书了。他放弃了一切希

望，专心致志地向上帝祷告。

阿克萧诺夫被判受笞刑后送到矿区去服苦役。于是他受

了笞刑，打得遍体鳞伤；痊愈后，就和其他罪犯一道被流放

到西伯利亚去了。

阿克萧诺夫在西伯利亚度过了二十六年的囚犯生活。他

的头发变得雪白，胡子长得很长，稀疏而花白。他已经完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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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去了人生的乐趣。他弯腰驼背，步履维艰，沉默寡言，没

有一丝笑容，却经常祈祷。

在狱中，阿克萧诺夫学会了做靴子。他就用挣来的一点

钱买了一部《圣徒传》。他利用狱中微弱的光线读这本书。

每逢星期日，他就在监狱的教堂里读《使徒行传》，他的嗓

音还很好，所以又加入了唱诗班。

由于阿克萧诺夫温顺谦恭，监狱当局都很喜欢他。同狱

的囚犯们也个个尊重他，管他叫“老爹”或是“圣人”。当

他们向监狱当局有所请愿的时候，他们总是推举阿克萧诺夫

去出面。遇到囚徒们吵架，就请他居中调停，判个是非

曲直。

家里杳无音信，他连妻子儿女是否仍活在人世间也不得

而知。

有一天，监狱里关进一批新犯人。黄昏时分，老囚徒们

就聚拢在新犯人周围，问他们来自什么城镇或村庄，为何判

刑。阿克萧诺夫也和别人一道挨近新来的囚徒坐下来，垂头

丧气地倾听他们谈话。

新囚徒中有个身材高大壮实的人。他已六十开外了，灰

白胡髭剪得短短的，正在讲他被捕的原因。

“喏，伙伴们，”他说“，我只牵走一匹拴在雪橇上的马，

就被控告偷窃，给抓起来了。我说，我解下这匹马只是为了

早点赶回家去，到家就会把它放了；况且赶雪橇的又是我的

朋友。所以我说：‘这算不得什么过失。’可他们说：‘不成，

你偷窃了。’至于我是在哪儿偷的，怎样偷的，他们就说不

出来。从前我确实犯过罪，按说早该流配到这儿来的，那一

次我倒混过去了。现在却平白无故地被送到这儿来⋯⋯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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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扯谎呢，从前我也到过西伯利亚，不过没呆多久⋯⋯”

“你是打哪儿来的？”有个犯人问道。

“从弗拉基米尔来的，那是我的家乡。我叫马卡尔，人

家也管我叫谢苗尼奇。”

阿克萧诺夫抬起头来说：“告诉我，谢苗尼奇，你知道

弗拉基米尔城里阿克萧诺夫那家商人的情况吗？他们还活

着吗？”

“嗯，我当然知道喽。阿克萧诺夫那家商人很有钱，虽

然他们的父亲流放到西伯利亚去了，大概跟咱们一样，也是

个囚犯。老爹，你是怎么到这儿来的呢？”

阿克萧诺夫不愿意谈他自己的不幸遭遇。他只叹了口

气，说道“：我犯了罪，蹲了二十六年监牢啦。”

“你犯的是什么罪呢？”马卡尔 谢苗尼奇问道。

阿克萧诺夫只说“：唔，想必是罪有应得喽。”他不肯再

说下去了。可是伙伴们却告诉了他这个新囚徒阿克萧诺夫到

西伯利亚来的经过：有人杀害了一个商人，把刀子放在阿克

萧诺夫的口袋里。于是，他就无辜地被判了刑。

马卡尔 谢苗尼奇听罢，朝阿克萧诺夫望了望，拍着自

己的膝盖嚷道：“咳，可太巧啦！真是太巧啦！可是你怎么

变得这么苍老啦，老爹！”

囚徒们问马卡尔 谢苗尼奇为什么感到惊奇，他过去在

哪儿见过阿克萧诺夫，可是他不回答，只说：“伙伴们，我

和他在这儿相遇，真太巧啦。”

阿克萧诺夫听了这些话，就猜想说不定这个人晓得杀害

商人的那个凶手，就说：“谢苗尼奇，也许你听到过这个案

子，或者你以前见过我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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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还能没听说过！当时闹得满城风雨。但是事情隔得

太久啦，我已经忘记我听到的是什么了。”

“或许你听说过商人是谁杀死的吧？”阿克萧诺夫问道。

马卡尔 谢苗尼奇笑着答道：“当然在谁的口袋里找到了

刀子，谁就是凶手喽。假若刀子是别人藏在那儿的 俗话

说得好：‘捉贼要赃。’口袋是压在你头底下的，人家怎么能

把刀子放进去呢？他岂不要把你弄醒了吗？”

阿克萧诺夫听了这话，就料到他准是杀害商人的那个凶

手，就站起身来走了。他通宵不曾合眼，心里非常不愉快，

脑海里浮现出形形色色的身影。妻子的形象出现了，还跟他

去赶集之前分手时一样。她仿佛就在眼前，她的脸庞，她的

眼睛，她的音容笑貌都历历在目。接着他又看见了他的孩子

们，还跟当时一样幼小：一个穿着件小小的外套，另一个抱

在妈妈怀里。然后他又想起自己当年的样子 那么年轻，

那么快活。他还回忆起自己被捕前坐在旅店的门厅里弹奏六

弦琴的情景，那时他多么无忧无虑。他心目中还浮现起当年

受笞刑的地方：行刑者，围观的人群，镣铐，囚徒们，这二

十六年来的牢狱生活以及他自己怎样未老先衰。回忆起这

些，使得他痛不欲生。

“这些苦头都是那个坏蛋害我受的！”阿克萧诺夫自言自

谢苗语道。他对马卡尔 尼奇恨得痛心疾首，渴望报仇，即

使和他同归于尽，也在所不辞。他彻夜祷告，内心却得不到

安宁 谢苗尼奇，甚至连看也不看他。白天他不走近马卡尔

一眼。

两个星期就这样过去了。阿克萧诺夫通宵达旦地睡不成

痛苦得不知如何觉 是好。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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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天夜里在牢房中踱步的时候，他留意到囚犯们睡觉的

板床底下滚出一些土块。他停下步子，看看究竟是怎么回

谢苗尼奇从那张板床底下爬出来，满脸事。猝然间马卡尔

惧色，抬头望着他。阿克萧诺夫原想假装没看见，就这样走

过去，可是马卡尔抓住他的手，告诉他，自己在墙脚下挖了

个地道，把土放在长统靴里，每天乘囚犯们被赶去服劳役的

机会，把土倒在路上。

“老头儿，只要你不声张，你也可以越狱。假若你把这

事泄漏出去，他们就会用鞭子抽死我，不过我得先要了你

的命。”

阿克萧诺夫看着他的仇敌，气得浑身发抖。他抽回自己

的手，说道：“我不想逃，你也用不着杀害我。你老早就把

我杀死了。至于告不告发你，我要听上帝的指示。”

第二天，当囚徒们被押出去做工时，卫兵们发觉不知是

哪个囚徒从靴筒里倒出了土。他们搜查了牢房，发现了地

道。狱长来了，并审问了所有的囚徒“：地道是谁挖的？”大

家都说完全不知情。即使有人晓得 谢苗也不敢供出马卡尔

尼奇的名字，因为谁都知道，这样一来马卡尔就会给用鞭子

抽个半死。

狱长知道阿克萧诺夫为人正直，最后他朝阿克萧诺夫掉

过身去，问道：“老爷爷，你是个诚实可靠的人，在上帝面

前告诉我，地道是谁挖的？”

谢苗尼奇好像与己无关似的站马卡尔 在那儿，他望着

狱长，对阿克萧诺夫一睬也不睬。阿克萧诺夫的嘴唇和双手

颤个不停，半晌也吐不出一个字来。他想道：“他毁了我一

辈子，我凭什么包庇他呢？我受了那么多罪，让他来赔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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吧。可是倘若我告发了他，他们也许会把他用鞭子抽死。说

不定我还冤枉了他呢。而且，归根结底，这对我又有什么好

处呢？”

“喏，老爷爷，”狱长又重复了一遍，“把实情告诉我们

吧：是谁在墙脚下挖的地道？”

阿克萧诺夫朝马卡尔 谢苗尼奇瞥了一眼，说：“老爷，

我不能说。上帝不让我说，我就不说。随便您怎样处置

我吧。”

不论狱长怎样多方试探，阿克萧诺夫总也不肯说，这件

事就只好搁置起来。

当天晚上，阿克萧诺夫躺在床上正朦胧欲睡时，有人悄

悄地走过来坐在他的床边。他透过黑暗审视了一下，认出是

马卡尔。

“你还要把我怎么样？”阿克萧诺夫问道。“你到这儿来

干吗？”

谢苗马卡尔 尼奇沉默不语。于是阿克萧诺夫坐起来说：

“你要干什么？走开，不然的话，我就要喊卫兵来了！”

马卡尔 谢苗尼奇朝阿克萧诺夫俯下身去，低声说：“伊

万 德米特里奇，饶恕我吧！”

“为什么呢？”阿克萧诺夫问道。

“那个商人是我杀的，我还把刀子藏在你的行李里了。

我原打算连 ，所以就把刀你也杀死，可是我听到外面有

子藏在你的口袋里，跳窗逃走了。”

阿克萧诺夫一声 谢不响，一时说不出话来了。马卡尔

苗尼奇溜下木床，跪在地上。“伊万 德米特里奇，”他说，

“宽恕我吧！为了上帝的爱，饶了我吧！我要自首，承认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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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是我杀的，你就会被释放，可以回家去。”

“你说得倒挺容易，”阿克萧诺夫说，“可是为了你的缘

故，我受了这二十六年的罪。我现在还能到哪儿去呢？我的

妻子死了，孩子们已经把我忘记了。我没地方可去⋯⋯”

马卡尔 谢苗尼奇没有起来，却在地上连连叩头。“伊

万 德米特里奇，饶恕我吧！”他喊道，“就是挨鞭子抽，也

可你还怜比眼看着你这副样子还要好受一些。 悯我，没

有告发我。看在基督的面上饶了我吧，我实在是个坏蛋！”

他抽噎起来了。

阿克萧诺夫听到他在哽咽，热泪夺眶而下。

“上帝饶恕你！”他说“，也许我比你还要坏一百倍呢。”

话音未落，他的心情轻松了，乡思顿然消失。他再也不想出

狱了，只盼着早日离开人世。

尽管阿克萧诺夫这么说，马卡尔 谢苗尼奇还是坦白了

自己的罪行。可是当释放出狱的命令传到的时候，阿克萧诺

夫已经咽了气。

年）

注释：

一俄里等于 六公里。

万尼亚是伊万的爱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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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 加 索 的 囚 徒

一

有个门第不低的军官在高加索的部队里服役，他名叫

季林。

有一天他收到一封老母亲写来的家信，说：“我老了，

想在去世以前再见吾儿一面。回来一趟，和我告别，并且埋

葬我吧。然后，上天保佑，你再带着我的祝福回去服兵役。

可是我为你物色到一位姑娘，她聪颖漂亮，还有财产。假若

你中意，就可以和她结婚，留在家里。”

季林考虑了一番。“说得对，妈妈年迈体弱，如不回去，

说不定再也见不到她了。我最好回去看看，倘若姑娘果然很

好，就跟她成亲。”

于是他去找团长，告了假，辞别了同僚，临行还请部下

的士兵们喝了四桶伏特加酒，做好了动身的准备。

当时高加索正在打仗。黑间白日，旅行都不安全。俄国

人只消徒步或骑马走出营地一段路，鞑靼人就会杀死他，或

把他俘掳到山上去。因此每星期两次，旅客们就由武装卫兵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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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后保护着，从一个营地送到另一个。

正赶上夏季。黎明时分，大车队在营房后面排列好了。

一队卫兵开拔了，旅客们也沿着大道前进。季林骑着马，行

李装在一辆车上，排在大车队里。

他们得走二十五俄里路。队伍移动得很慢，有时士兵们

停了下来，要么是哪辆大车掉了个轮子，或者哪一匹马不肯

走了，于是大家就都得停下来等待。

从日头来判断，已经过了晌午，他们却连一半路程还没

走呢。天气炎热，尘土飞扬，太阳晒得发烫，一个遮阴的地

方也没有：周围是一片光秃秃的旷 路旁连一棵树野

一个矮树丛都没有。

季林骑马走在前头，不时停住，等待行李车赶上来。接

着他听见后边吹起号角，队伍又停住了。这时他想道：“我

还不如一个人赶路呢。我的马很好，如果鞑靼们向我进攻，

我可以飞快地跑走。⋯⋯不过，也许还是等一等稳妥

吧⋯⋯，，

他停下来左思右想。一个叫柯斯狄林的军官背着枪骑着

马追上来了。对他说：“季林，咱们自己先走吧。我饿得要

命，天气又这么热，我的衬衫都拧得出水来啦！”季林是个

矮胖子，汗水沿着他那红彤彤的脸淌下来。

季林沉吟了片刻，问道“：你的枪里装子弹了吗？”

“装啦。”

“好，那咱们就走吧。但是先说好：咱俩可不能分离。”

于是，他俩就沿着旷野驰骋，一边聊天，一边四下里打

量着。可以望得很远。走到旷野尽头，就是一条小径，蜿蜒

穿过两山之间的峡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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季林说：“咱们最好先爬到山头上望一望，不然的话，

鞑靼人说不定会给咱们来个措手不及。”

阿斯狄林说“：有什么好望的？走吧！”

季林没有听他的话。

他说“：不，你在这儿等，我去了望一下。”

季林拍着马爬上左边的山坡。他骑的是一匹猎马（他用

一百卢布，从一群马驹儿里把它买来，亲自调驯的），插了

翅膀似的载着他蹿上陡坡。刚到山顶，就看见一百码远的地

方有三十来个骑马的鞑靼人。他急忙拨转马头，但是鞑靼人

也发现了他，一边纵马追上来，一边从套子里拽出枪来。季

林飞马下山，朝柯斯狄林大声喊道“：准备开枪！”

他暗自对马念叨着：“乖乖，把我救出这个险境吧！可

别跌跤，你一跌跤，就全完蛋啦。我一旦有了枪，也就不至

于被俘啦。”

可是柯斯狄林一看见鞑靼人，就不肯等待季林，飞也似

的朝营地逃了回去。他左一鞭右一鞭地打着马，尘埃滚滚，

只能看见马尾巴在甩动。

季林知道形势不妙。枪没有了，只靠手里的一把刀，顶

什么用呢？他拨转马头，想朝护兵那边跑，可是六个鞑靼人

挡住了他的去路。他的马固然好，他们的却更好，从斜刺里

拦住。他想勒紧缰绳往后转，然而马跑得太快，再也收不住

脚；它径直朝鞑靼人冲去。只见一个红胡子鞑靼人骑着一匹

灰色马跑到他附近，举枪瞄准了 牙咧嘴地尖叫着他，

什么。

季林想道：“啊，我知道你们这帮恶魔！要捉活的，好

关进地牢，用鞭子抽。我才不活活地给你们逮住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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季林体格虽然并不魁梧，却很骁勇。他拔剑出鞘，跃马

人冲去，心想：“不是用马踩死他朝红胡子 ，就是用刀

砍死他！”

季林还没来得及奔到那个人跟前，另一个人就从背后开

枪击中了他的马。马訇的一下倒了下去，把季林的一条腿被

压住了。

他想挣扎着站起来，但是两个身上腥臭的鞑靼人按住了

他，把他的两只手扭到背后。他使劲一拱，把他们拱倒了，

可是又有三个鞑靼人跳下马来，用枪托子猛击他的头部。他

两眼昏花，晕倒了。鞑靼人捉住了他，从马鞍上取下备用的

带子，把他双手反剪，扎了个鞑靼结，拉到马鞍边去了。他

们摘下他的帽子，扒下他的靴子，浑身都搜遍了，抄去他的

钱和表，衣服也扯得稀烂。季林回头看看自己的马：那可怜

的动物依然像先前倒下去时那样躺在地上，脚在空中乱踢，

总也够不着地面。马头给打了个窟窿，涌出黑血，浸透了方

圆一俄 的尘土。尺

一个鞑靼人走过去，摘下马鞍。马还在踢蹬，于是他拔

出匕首，割断了它的喉管。喉咙里发出一声呼啸，马浑身一

颤就咽了气。

那些鞑靼人把鞍子和马具拿走了。红胡子骑上自己的

马，别的鞑靼人把季林放在鞍上红胡子后头，用皮带把季林

捆在红胡子的腰上，以防他掉下来。于是，他们向山里走

去了。

季林骑在马上左摇右晃，脸碰着鞑靼人那有股气味的脊

背。除了鞑靼人那健壮的背、筋骨隆隆的脖子和帽子底下剃

得光光的发青的后颈，他什么也看不见。季林的头受伤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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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流到眼睛上凝结了。他在鞍上不能动弹，也就无法拭去血

迹。两臂捆得太紧，以致锁骨辣辣作痛。

他们翻山越岭，走了好久，还涉过一条河，来到谷间一

条险道。

季林想看看他们究竟要带他到哪儿去，可是眼睑给血黏

住了，而且也无法转过身来。

天色黑下来了。他们又趟过一条河，攀上一座石山。炊

烟的气味扑鼻而来，有狗叫的声音。到了鞑靼村，鞑靼人下

了马。鞑靼孩子们走过来，围住季林，大声叫嚷，高兴地跳

跳蹦蹦，朝他丢石头。

鞑靼人赶走了孩子，把季林拖下马来，一边呼唤着仆

人。一个高颧骨的诺迦人应声而至。他只穿了一件破烂得胸

口都裸露着的衬衫。鞑靼人对他吩咐了几句。仆人拿来一副

足枷：两条装有铁环的橡木棍，一个环上有钩和锁。

他们给季林松了绑，上了足枷，把他送到一间仓房，推

进去后就锁上了门。

季林倒在一堆肥料上。他躺了一会儿，摸着黑找到一块

软和一点的地方，舒展了身子。

二

当天晚上季林几乎没有睡着。那个季节，夜本来就短，

他看见墙缝里透进了曙光。他爬起来，把缝隙抠大一点，朝

外边张望。

隔着裂缝他瞥见一条通到山下的路。右边是鞑靼人的泥

房子，左近有两棵树。门口卧着一条黑狗，母山羊带着小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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羔，甩着尾巴在走。过来一个鞑靼少妇，松松地穿着一件颜

色鲜艳的长袍，下面露出长裤和靴子；头上披着一件外衣，

上面顶一只很大的金属水罐。她略弯着腰，脊背微微颤动，

还牵着一个剃成光头、只穿了一件衬衫的小男孩的手。她顶

着水罐走进了泥屋，昨天的那个红胡子随即从屋里出来了。

他身穿绸衫，腰间挂着一把银柄短刀，赤足趿拉着便鞋，后

脑勺上歪戴着一顶黑羊皮高帽。他走出来伸了伸懒腰，捋捋

红胡子。然后伫立了片刻，吩咐仆役几句话，就走了。

接着又有两个去饮马的少年走过，马鼻子湿淋淋的。还

跑出一些剃光了头的男孩子，只穿着衬衫，没穿裤子。他们

聚拢在一起，来到仓房跟前，拾起一根干树枝往墙缝里塞。

季林大吼一声，孩子们尖叫着，望风而逃；只见他们那赤裸

的膝部闪着光。

季林嗓子发干，渴得厉害。他想道：“他们哪怕来看看

我也好呀！”这时，他听见有人在开锁，红胡子鞑靼人走进

来了。后面跟着一个身材稍矮、皮肤黝黑的汉子。那个人眼

睛黑亮，两颊绯红，胡子短短的。他有一张快活的脸，总是

堆着笑容。他打扮得还要阔气，穿着一件绣着金边的蓝绸上

衣，腰间佩一把很大的镶银短刀，脚上是绣着银丝的红色摩

洛哥皮便鞋，外面还穿一双厚皮套鞋，头上戴一顶白羊毛高

帽子。

红胡子走进来，喃喃地说了一些谩骂般的话，倚着门柱

站在那儿，抚弄短刀，像狼一样斜睨着季林。黝黑汉子动作

灵敏，身上活像安了发条。他径直走向季林，蹲在他跟前，

咧了咧嘴，拍拍他的肩膀，眨着眼，用鞑靼话叽里咕噜地反

复说“：俄国人好，俄国人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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季林一个字也听不懂，就说“：喝水，给我点水喝！”

黝黑汉子只是笑了笑：“俄国人好。”他又用鞑靼话讲

下去。

季林用嘴唇和手势表示要喝水。

黝黑汉子明白了，笑起来，他朝门外望了望，大声喊

道“：琪娜！”

一个小姑娘跑了来。约莫十三岁，身材苗条，相貌很像

那个黝黑汉子，显然是他的女儿了。她的脸长得很俊俏，一

双眸子也是那样乌黑明亮。她穿着一件宽袖蓝色长袍，没扎

腰带。下摆、前襟、袖口都镶着红边。下面是长裤和便鞋，

还套着一双高跟鞋。她脖子上挂着的项链，是用俄国的半卢

布银币串成的。头上没戴什么，漆黑的头发扎成辫子，束着

一条缎带，带上有小饰物和一卢布的银圆。

父亲对她说了几句话，她就跑了去，端来一只金属缸

子。她把水递给季林，就蹲下来，身子弓得膝头比头还高。

她就这么蹲着，睁大眼睛望着季林喝水，真好像他是一头

野兽。

当季林把空缸子还给姑娘时，她吓得像野羊一般往后一

蹿，把她父亲都招笑了。他又派她去做点什么。她拿着缸子

跑出去了，这回端来一个圆盘，上面托着没有发酵的面包。

她又蹲下来，目不转睛地望着他。

于是，鞑靼人走出去，又把门锁上了。

过了一会儿，诺迦人又走进来，对季林说：“阿依达，

主人，阿依达！”

这个人也不会说俄语。季林琢磨出他的意思是叫自己到

什么地方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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